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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報刊生活圖像的視覺話語身份*

何國梅

[提　 要] 　 圖像生活史的研究追求凸顯普通個體的歷史價值與主體地位。 藉此從視覺話語視角考

察中國近代報刊生活圖景時會發現,近代中國報刊圖像形成了視覺啟蒙者與被啟蒙者、消閒引領者

與都市消費者、革命者與革命受惠者三種不同的媒介話語身份。 從修辭的角度看,話語身份的建構

得益於視覺隱喻、互文以及範疇化的修辭策略。 不過,這樣的探討跨越了過長的歷史時段而在某種

程度上忽略了話語身份建構的多樣化與動態性,這也許是日後深化近代報刊圖像視覺話語身份研

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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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視覺話語:圖像生活史的“再出發”
生活史研究代表着一種史學研究的新視角,追求凸顯普通個體的歷史價值與主體地位。 相較

於文字,報刊圖像往往以其直觀可視易懂而更加貼近底層平民生活,成為展現歷史生活圖景的具象

化手段。 因而,隨着圖像證史的興起,有不少研究者已經注意到近代大眾媒介中的照片、連環畫、漫
畫、繪畫等視覺材料對於普通民眾生活細節記述的重要意義。 如王笛、陳平原、吳果中等均借助近

代報刊圖像探討日常生活史問題。 而在出版史領域,更有范軍、洪九來等積極提倡近代出版生活史

的研究。 後者雖未將史料來源、研究視角偏重於近代報刊及其圖像,但范軍等試圖從緣起、界定與

立場、研究對象、研究方向與走向、研究特質等角度梳理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基本範式
 

,①使出版生活

史研究由“自發”走向“自覺”,其研究理路逐漸清晰起來:它圍繞着出版人這一主體,以出版人群體

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人際交往為中心,秉持以對“人”深切關懷的批判立場和“他者”立場,探尋

出版人與社會的交互作用。 經過多年的積累,出版生活史在范軍等人的首倡下已有不少研究成果,
也引起了學術界和出版界的廣泛關注。 出版生活史這一“出版史學研究的新視閾”,不僅提倡從

“人”的視角考察出版與社會的雙向互動以體現時代與人的命運糾葛,也努力從日常生活的視角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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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史“畫像”,從而使出版史學研究不斷走向豐富、飽滿與鮮活。 這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充沛的

學術資源和研究經驗。 作為學科互涉廣泛、邊界相對開放的新興研究領域,出版生活史本身既在不

斷釐清自身的研究範式,也以積極的姿態歡迎不同視角對其進行“跨界作業” (華勒斯坦語),以實

現學術對話。 為此,本文主要以圖像出版物內容為中心,力圖在借鑒、吸收出版生活史已有開拓的

基礎上探討視覺話語身份問題,其理論基礎與研究取徑雖有不同,但這種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

一種碰撞,以求教於大方。
英國著名的中國物質文明研究學者柯律格在研究明代圖像及其現代性的問題時曾深有感悟地

談到:“‘畫’在明清中國首先是一個關於圖像生產活動的話語對象,而非一個有固定界限的範

疇。” ②
 

他以明代圖像的地位、圖畫的生產條件及其行為活動、視覺實踐等來具體探討明代圖像與社

會之間的相互關係,是以文本為中心的視覺話語分析的大膽嘗試。 但視覺材料,尤其是以報刊圖像

為中心的視覺話語研究卻仍有可以深入挖掘的空間。 事實上,除了圖像的內容表現外,圖像中的結

構安排、焦點設置、創作者的意圖及其背後隱藏的權力關係也值得進一步深挖
 

,③而這正是圖像視

覺話語分析的基本視野。 我們認為,對於報刊圖像生活史研究,不應該被純粹地還原為“物質文化

的賦義行為” ④的分析,而應該圍繞着圖像文本進行話語實踐與建構的分析,以窺見視覺生活史背

後歷史的真實面相,從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嘗試近代報刊圖像生活史及其話語研究的“再出

發”。
2.

 

圖像視覺話語與身份建構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在語言學領域,對結構主義的批判和反思推動了話語分析的興起。 “話

語”由語言學走向了超語言學、文化符號學,並意指“包含各種形式的通過符號傳遞意義的人類實

踐”,⑤是特定歷史和文化關係中人們運用語言及其他手段和渠道所進行的具有某種目的和效果的

社會交往活動。⑥由此,話語實踐成為話語主體利用符號進行交流與溝通的文化交往活動,與之關

涉至深的是話語主體的建構、文本生產與傳播、話語關係與社會效應等問題,其中話語主體與對象

之間的身份關係成為文化符號視閾下話語實踐分析學者的關注重點之一。 例如,受建構主義思潮

和社會語言學影響,Fairclough 就將“構建社會身份” (Constitutive
 

of
 

Social
 

Identities)視為話語(語

言)的社會功能之一。⑦國內批評話語研究學者田海龍在定義“discourse”時也突出其身份的符號建

構意義。⑧在這些學者看來,身份作為關係網絡中的自我定位和他者定位,是話語實踐的前提和條

件,影響和框定了話語實踐。
話語身份作為語境化的話語實踐建構的產物,是話語“自我建構的一種或多種身份以策略性

服務於交際目標的實現”。⑨
 

它作為語義實踐 / 表演(Practice/Performance),不以人與人之間的直接

面對面的交往作為必要條件。 媒介話語由此為身份的話語建構提供了“棲息之地”,“指導人們把

自己視為積極的參與者,允許自我意識在寬廣的文化實踐範圍,包括文本、圖像、商品之中得到表

現”。⑩
 

從本質上看,媒介化的圖像視覺話語及其身份,不僅是一種文本,它還是一種互動的形式,體
現出主體與對象之間的話語關係。 生活史研究是“探索文化、社會結構和個體生活之間關係的一

種路徑”。話語分析及其身份建構因此成為重返“生活世界”的有效工具。 近代報刊圖像不只是對

現實生活世界某種程度上的“真實再現”,更是視覺話語身份建構的場域。

二、啟蒙、消閒與革命:近代報刊生活圖像視覺話語身份的三種形態

在《教會新報》(1868)、《畫圖新報》(1880~1881)和《小孩月報》(1875)等晚清教會讀物“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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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話”、“繡像小說”、“漫畫意識”等的媒介視覺傳播積累與醞釀的基礎上,1884 年《點石齋畫報》的

誕生,開創了近代中國“以圖像為中心”的敘事策略,也宣告了近代報刊圖像視覺話語的開啟。 這

一源自於圖說日常教事、圖解西方日常生活知識、圖繪日常生活瑣事為主要內容的近代報刊圖像話

語方式,從誕生之日起就具有將目光轉向現實日常生活場景的取向,進而影響了中國近代報刊圖像

的話語機制。
歷史地看,近代報刊生活圖像視覺話語的形成主要是以對平民日常生活場景的可視化展現而

形成的,在對街頭生活、社會民俗、異域風情等的視覺表述中,近代報刊圖像既展現出鮮活的時代場

景,又構建了新的話語實踐關係。 視覺圖像的敘述者把自己及周遭人的“抽象的、流動的、碎片化

的生活經驗變成線性的、因果的、整體的生活故事來呈現意義的自我”。這個“意義的自我”的呈現

過程即是通過近代報刊生活圖像視覺話語來實現身份建構的過程。 由於生活圖像以表現平民日常

生活為主要內容,在近代報刊媒介生產、傳播與接受之中,往往成為凸現媒介話語主體與對象之間

身份關係的最佳寓所。 這種話語身份體現於如下三種形態之中。
1.

 

視覺啟蒙者與被啟蒙者

近代意義上的“啟蒙”,即“開明”,即“打破啟蒙,掃除蒙蔽,廓清蒙昧”,就是解放人們頭腦的

束縛,教他們耳聰目明,教他們了解為什麽,了解怎麽做。近代中國報刊的終極追求,是救亡圖存,
以淺顯直觀的報刊圖像實現新知啟蒙、思想啟蒙、科技啟蒙、藝術啟蒙的追求催生了一大批近代圖

像報刊的誕生,也使得圖畫成為一些綜合性報刊傳達思想、描述生活現實的基本手段。 前者如《點

石齋畫報》(1884)、《啟蒙畫報》 (1902)、《時事畫報》 (1905)、《醒俗畫報》 (1907)、《圖畫日報》
(1909)、《醒世畫報》(1909)等,後者如《東方雜誌》(1904)、《申報》(1872)等。

啟蒙,既是時代所迫,也是時人所需。 庚子事變後的近代中國,報刊不僅僅是失意文人與轉型

知識分子實現個人抱負的言論場域,而且是借由輿論傳播推動家國宏大使命的策略化實踐場所,由
此而逐漸形成了特定的媒介話語方式與群體互動身份。 報刊圖像通過對日常生活主題的視覺表述

來進行開蒙驅昧,在對諸如服飾潮流、飲食文化、建築交通、婚姻禮俗、喪祭習俗等日常生活的視覺

描述中,不僅僅展現惡習、提倡新風,更以此凸顯出報刊出版者對於國家命運的關注和民眾生活的

驅弊啟蒙,從而構建其自身對於觀者進行視覺啟蒙的話語身份。 因此,啟蒙既成為話語主體以視覺

化的生活敘事而實現時代變革的核心議題,也是其爭取讀者進而影響讀者的一種理想訴求。 例如,
以“啟迪蒙童”為辦刊宗旨的《啟蒙畫報》發行第一年共出 12 冊,其中附頁(或稱附張)的主要內容

往往包括娛樂遊戲、世界各地禮儀、風土人情、皇室生活等的描述和圖示,以此將歐美、日本等國家

的風俗禮儀、文明情趣等日常生活景象通過圖像符號進行再現,旨在“向國人樹立標杆和摹本,改
變愚昧迷信、落後保守的思想意識,以改良社會”,《啟蒙畫報》因此也成為近代報刊生活圖像啟蒙

話語的典範。 它以識字不多的“婦孺兒童”為擬想讀者,開創了“圖寫兒童”、“圖畫兒童”、關注兒

童命運的先河,主創者彭翼仲等也成為近代“開啟童蒙”的代表。 由溫世霖、吳芷洲於天津創辦的

《醒俗畫報》也通過對地方風俗(如鄉村民眾的鬼神巫事、女子纏足等)、日常習慣(如城市市井風

情)、倫理道德(如官場醜態、嫖娼賭毒)等的圖像敘事,體現出明顯的對民眾的“視覺教化”意識,從
而形塑了自身的啟蒙者形象。

如果說,以《啟蒙畫報》、《醒俗畫報》為代表的平民畫報視覺話語所形塑的“視覺啟蒙者”的話

語主體身份主要是針對一般民眾的“啟蒙”而言,那麽近代報刊圖像視覺話語所建構的針對智識精

英的視覺啟蒙者身份則更加明顯地體現於《東方雜誌》的圖像話語之中。 《東方雜誌》是始終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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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聯絡東亞,啟導國民”為辦刊方針的近代大型綜合性雜誌。 它自創辦之日便辟出專欄刊載圖

像,堅持連續刊載了 12,000 餘幅圖像(其中主要是攝影圖像),內容涵蓋戰爭災害、婚姻生活、民俗

風情、奇聞異事等。 它的圖像敘事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從而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針對智識階層的圖

像啟蒙話語。 這一話語傳播的效應之一即是在承襲其開蒙啟智的辦刊理念之中逐漸使得刊物背後

實際的話語權主體———商務印書館主政者、刊物主編、執行編輯、攝影圖像拍攝者等,建構起啟蒙者

的話語身份。 譬如,《東方雜誌》曾大量刊發女運動員的出遊、露天游泳、日常體操訓練照片,工廠

女工日常作業現場照片,中西方上層女子宴會照片,普通夜校女子與知識女性日常交往情景,“三

八”國際婦女節活動等生活照片。 圖像中展現的女社會活動家、女英雄、女革命家、女性教育家、新
母親、女運動員及其日常行為,“為中國女性提供了一種新的創建主體性和民族性的技術———即想

象其在中國社會中的地位與中國在全球秩序中的地位的新方法”,從而使“新女性”成為近代中國

傳統女性向現代女性轉向的一個群體象徵。 以視覺圖像所呈現的精英女性與知識女性,不僅再現

了近代中國思想變革中的女性形象,而且以其鮮活的生活場景表現開啟了對於現代女性思想、觀
念、形象、行為等的視覺啟迪。 圖像中的新女性們從深閨走向社會、由封閉走向開放、由附庸走向獨

立,代表着社會轉向中的女性認同和身份認知,也代表着《東方雜誌》對於傳統落後的兩性關係的

批駁及對於新女性的提倡,凸顯和建構起出刊物作為女性意識啟蒙者,以及刊物讀者和圖像觀者的

被啟蒙者的話語身份。
可見,這種借助可視、直觀的報刊圖像在全社會範圍內所進行的生活圖像傳播,本質上帶有強

烈的思想開化、知識傳導、視野開拓的話語訴求,在對日常生活圖景的敘述實踐中,形塑的啟蒙與被

啟蒙的雙重話語身份,是近代中國報刊生活圖像視覺話語身份的一種典型代表。
2.

 

消閒引領者與都市消費者

對於近代報刊而言,啟蒙往往是救亡圖存這一時代主題之下媒介發揮社會效應的基本取徑,不
過,以理性為底色的啟蒙又因過於高遠而脫離了近代中國的文化語境和傳播生態,這種媒介話語之

間的斷裂在逐漸西化的近代中國城市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因此,以圖像敘事為主的報刊圖像,又不

得不採取“消閒策略”,通過對貼近讀者的日常生活書寫以擴大受眾面、搶佔市場先機。 日常生活

的媒介書寫,不僅是近代報刊的生存策略,也是其有意識建構的媒介話語實踐,從而體現出對近代

城市變化與轉型的敏銳感知。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點石齋畫報》、《飛影閣畫報》(1890)、《啟蒙畫報》、《時事畫報》、《賞奇

畫報》(1906)、《北京畫報》(1906)、《醒俗畫報》、《神州畫報》(1907)都曾刊載過諸如東洋車、新型

馬車與自行車等街頭西洋新物,賽馬、賽狗、看電影、遊公園、參觀博物館等日常娛樂場景。 《圖畫

日報》(1909)還曾專設“上海著名商場”,刊登與商業有關的建築景觀,不僅展示出上海洋場裡的空

間變化,而且以對中西融合的建築的呈現,表現了現代化的生活方式。 到 20 世紀 20 年代,立足於

反映城市文化風貌並着力“繪象社會”的天津《北洋畫報》,在側重圖敘新聞時政、科技藝術之時,也
配以不少帶“洋味”的娛樂和消費場景,描畫了“資產階級中上層消費群體”的日常生活圖景。

而同樣以展現都市消費文化為主要內容的《良友》畫報在 20 世紀 30 年代便開始增加平民性

話題,關注都市市民的日常生活和生存況味,以圖像的形式展現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如街邊玩耍

的孩童、街上的人力車夫,等等。 它以“聞人”、“聞人照相”、“名人生活回憶錄”等形式刊載社會名

人名流的日常照片和生活照,內容大都是會議合影、街頭影像、公園散步、私家宅院等等。 借此,
《良友》向讀者編織了一幅“文明社會”和“現代生活”全景圖,展示出日常的和普通的、讀者所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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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感知的、可模仿的生活方式。《良友》新式生活場景和生活女性的出場,代表着一種現代美的

誕生,也昭告了一種對於現代時尚的追求和呼籲。 它似乎暫時迴避了國家和民族這一沉重的時代

話題,而將消閒意識納入了視覺話語實踐之中。
以《北洋畫報》、《良友》等為代表的報刊圖像所展示的新奇景象,不僅僅是打發閒餘生活的玩

物,它們還代表着一種異於傳統的生活方式,一種更加開放與融通的生活態度。 儘管其中不無獵

奇、博笑、誇飾之嫌,但卻自有源自那個語境下的消閒動向的引領性。 它試圖以對城市休閒生活、日
常消費場景、娛樂空間等的視覺呈現形成和傳遞出一種“新”與“舊”、“現代”與“傳統”、“先進”與

“落後”的話語框架,從而在生活觀念、日常行為示範等方面發揮對民眾的引導效應。 因此,具有強

烈西方色彩的報刊城市消閒生活圖景,不僅是近代報刊圖像的主要內容,而且成為報刊圖像呈現近

代中國圖景、生成圖像視覺話語的重要場所。 借由大眾傳媒而進行言說、踐行的視覺話語,形塑了

報刊作為“消閒引領者”與其受眾作為“都市消費者”的雙重話語身份。
3.

 

革命者與革命受惠者

近代攝影美學在抗戰背景下逐漸演化為“藝術武器論”,受此思想影響深遠的中國共產黨歷來

重視文學、藝術、報刊直接為革命和戰爭服務的功用。 因此,中國共產黨非常重視視覺宣傳工作,自
1920 年創辦《友世畫報》至 1937 年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共創辦了宣傳畫報不少於 34 種。這些直接

服務於革命戰爭和政治運動的圖像報刊,往往也會注意到軍民日常生活視覺書寫的動員作用。
《友世畫報》、《山東農民畫報》、《湖南農民畫報》、《湖北工人畫報》等就曾以連環畫或廣告的形式

刊載過反映農民和農村生活的圖像,只是早期的中國共產黨畫報數量不多且轉瞬即逝,並且這種借

由日常生活書寫而形成視覺話語實踐的自覺意識並不明顯。 待到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後《春耕運

動畫報》、《選舉運動畫報》等相繼創辦,辦刊者的目光才更多地轉向農民春耕勞作的日常景象、蘇
區農民選舉運動等。 到 20 世紀 40 年代,基於敵後抗日根據地的特殊背景,中國共產黨在克服人

員、技術、材料、運輸等重重困難之下,終於創辦了黨史上第一份真正意義上的畫報———《晉察冀畫

報》(1942)。
《晉察冀畫報》的創辦,標誌着一種不同於視覺啟蒙話語與消閒引領話語的新的報刊圖像話語

方式的誕生。 在這份畫報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先後創辦了一系列政黨化色彩濃烈、意識形態突

出、政治訴求直接的圖像報刊。 這些報刊媒介天然地具有為政治服務的屬性,它積極地展現根據地

建設及邊區軍民日常生活圖景,往往成為戰爭與革命的鼓手,而非僅僅是一個記錄者。 單從現存

13 期《晉察冀畫報》的內容來看,關於八路軍參與邊區農業生產與生活的圖像雖然不及戰爭及民主

政權建設報道的數量多,卻也佔了不小的篇幅。畫報中登載的《生產進行曲》、《春耕秋收:一面戰

鬥,一面生產》、《淳樸富庶的田園生活》、《“組織起來”“自己動手克服困難”:邊區大生產運動蓬勃

展開》、《渤海漁民生活》、《邊區農業水利建設之一:靈正渠之修築》等,不僅展現了晉察冀軍隊幫

扶、支持、領導邊區恢復被戰爭摧毀的農業生產與日常生活情境,而且體現出強烈的政治訴求。 此

外,圖像中展現的邊區日常藝術生活、體育賽事、科學研討會等,本身即以體現在黨的領導下邊區群

眾享受實惠、安穩祥和的編輯旨趣。
作為中國共產黨在邊區創辦的第一份畫報,《晉察冀畫報》實際上為日後黨的畫報畫刊在圖像

傳播與視覺話語方式上奠定了基礎,也提供了基本的參照。 此後,中共創辦的包括旬刊、半月刊、月
刊、季刊、增刊、號外、時事專刊、畫冊、攝影讀物等在內的晉察冀畫報系列圖像出版物,都不同程度

地、以不同篇幅關注和表現軍民日常生活,以此來塑造和強化自身的話語身份。 如出版於 194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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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晉察冀畫報叢刊”之一《八路軍和老百姓》中,就有不少展現“幫助人民春耕”、“縫軍衣”、“送

飯”等軍民日常生活交往場景的攝影圖片;畫報畫刊中還有不少關於根據地百姓日常勞作及夏日

孩子水中嬉戲、海邊漁民捕撈以及“淳樸富庶的田園生活”等農村日常生活場景的圖像表現。
這些報刊上展示的生活圖像,是“中國共產黨戰時宣傳背景下的重要成果”,它深受戰時“攝影

武器論”和革命鼓動的影響。 圖像中“對美好的日常生活的呈現,反襯出破壞美好家園的侵略者醜

惡面目,進一步激發了軍民保家衛國的革命豪情”。正是在這樣的話語框架和敘事氛圍中,《晉察

冀畫報》系列報刊圖像所表現的日常生活圖景就具有了強烈的為戰爭和革命而進行視覺動員的訴

求和意義,從而凸顯出話語主體借此而塑造的革命者的話語身份。 革命要爭取最廣泛的支持和更

多的同盟者,則必須展現出更多實際的“革命受惠者”,而這既是《晉察冀畫報》發行的目標對象,更
是革命報刊圖像所展現的主體,與革命者這一話語主體形成了身份參照關係。

總起來說,啟蒙與消閒是近代中國報刊兩種基本的話語追求與媒介理念,“視覺啟蒙者與被啟蒙

者”和“消閒引領者與都市消費者”因而成為近代中國城市報刊圖像話語身份的兩種基本形態。 而在

兩種視覺話語身份之外,基於敵後抗日根據地的實際情況及中國共產黨對於戰爭、政權建設、文化領

導權鞏固等的需要而出版的政黨畫報畫刊則形成了“革命者與革命受惠者”的話語身份形態。

三、隱喻、互文與範疇化:近代報刊生活圖像視覺話語的身份修辭

話語修辭強調話語表達的效果,它意味着人們一旦接受了一種修辭,就同時接受了其中觀察事

物的特定角度和話語身份,並因此而觸發了價值認同與態度轉變的可能性。 修辭學視角下的身份

研究認為,“交際者通過不斷選擇言語活動的方式來建構自己和他人的身份”,從而使話語的身份

構建也成為一種具有目的性、修辭性的行為實踐,身份成為一種話語修辭。 話語身份修辭從本質上

看是根據語境和表達效果的需要而以身份為載體和手段的、以引導他人透過身份書寫而形成某種

態度或促使其採取某種行為進而達成合作關係的傳播策略。 話語身份在此既是觸發點和出發點,
也是中介和方式,更是目的和訴求,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體。 就近代報刊圖像而言,諸種不同形態

的視覺話語身份,不僅是近代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文化傳統、媒介環境、媒體人的教育背景與個人

追求等綜合作用的表現,更是報刊出版人在綜合政治、市場、技術、文化、媒介訴求等各方力量之後

而有意識建構的產物。 從話語修辭的角度看,它集中體現於報刊圖像視覺話語中身份的視覺隱喻、
互文修辭和範疇化策略之中。

1.
 

身份的視覺隱喻

在修辭學中,隱喻是一種創造性的修辭行為。 它“通過一事物來理解和體驗其他事物”,從而

產生新的思想和新的認知。 視覺隱喻則是“在有不同本性但還有某些共同性的事物之間建立一種

視覺上的含蓄的比照關係”,“在二者之間建立一種語義性聯繫。 在對象的比照之中,將抽象的思

想視覺地表達出來”。
 

身份的視覺隱喻修辭被視為以“在場”的視覺化符號書寫喻指“不在場”的

身份話語意義的過程,話語身份在隱喻修辭的過程中發揮着導引接收者思維朝向、創造身份理解的

作用。 在近代報刊中,視覺圖像往往“通過選擇令人出乎意料的源域和反常規的視覺安排,創造新

的相似性,提供看待某一事物的新視角,從而構建或重新構建社會身份”。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語境下,“獲得主體性的人”已經出現在清末民初那些敏感的人群當中
 

,在他

們的眼中,大量存在於世的卻是那些“主體性缺失”或“主體性不足”的人,因而“獲得主體性的人”
不得不以話語主導者的媒介身份來喚醒、點撥、激發那些冥冥不知者。 無論是視覺啟蒙者與被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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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還是消閒引領者與都市消費者,乃至革命者與革命受惠者,近代報刊圖像生活視覺話語身份的

形成都折射出以近代報人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在面對迫切的時代使命、全新的媒介生態以及個人搖

擺不定的生活現實時的局促,是他們以日常生活圖像書寫所進行的對自己以及他人身份探索的某

種嘗試,其中有着複雜的視覺隱喻。
“視覺啟蒙者”與“視覺被啟蒙者”同為深受落後思想禁錮的滿身創傷的普通中國人,不同的是

對於西方思想與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及其醒悟程度。 日常生活圖像的媒介在場,隱喻着圖像背後

的“視覺啟蒙者”和不在場的“被啟蒙者”。 在報刊圖像的生產和傳播中,作為話語主體的出版者不

僅通過對刊物理念、內容選擇、版式設計、圖像符號象徵等方式扮演着這一場域中的在場的主導角

色———視覺啟蒙者,而且將未見的、散落的讀者編織進這場博弈中,成為被審視的、被批判的、待開

發的受蒙蔽者。 他們所選擇、創造、傳播的視覺化的日常生活圖景,讓觀者更真切和直觀地感受到,
“自己不再是從前某種權威(神權、王權等等)的臣民,而是擁有權力和義務、眾生平等的國民”。

諸如《東方雜誌》專欄圖像中所展現的新女性、新母親、女運動員、托兒所兒童的日常活動以及諸如

《印度王族之生活》、《外蒙之風俗人情》、《日本兒童之消夏行動》等生活場景圖像,在傳達出顛覆

傳統性別角色、兒童觀念等的啟蒙意義時,使自身成為構建媒介話語身份———“視覺啟蒙者”與“視

覺被啟蒙者”———的隱喻,從而折射出救亡圖存的時代命題。
日常生活圖像的在場,在消閒話語模式下的報刊圖像中也是一種話語身份的視覺隱喻。 它以

對現代都市生活的書寫,構建起了“消閒引領者”與“都市消費者”的話語身份。 一方面,以《北洋畫

報》、《良友》畫報為代表的報刊所登載的時尚女郎及其生活方式、街邊路人及其日常行為、公園影

院及其所代表的西式休閒等圖像,傳達着一種新的生活理念和消費觀念,進而凸顯出刊物作為“消

閒引領者”的話語身份。 而另一方面,對象化的生活圖景預設了一種新的媒介市場關係和市場主

體身份的形成。 近代報刊圖像所帶來的媒介生產方式的變革、觀看方式與觀看視角的變化,以及以

日常熟悉而未曾熟知的普通生活為主的觀看內容的轉變,似乎預告了一種新的、趨於大眾化的城市

平民身份的逐漸形成。 他們不再禁錮於觸不可及的文字理性之外,不再隔離於無法理解的政治之

外,而擁有了一種自由選擇的權利———儘管這種權利本質上仍然要依附於媒介生產者對於市場規

律的掌握和時尚生活領悟的程度之下。 從這個意義上講,近代報刊生活圖像在近代中國的出現,不
僅僅是一種新的媒介話語方式的更新,更是在西風東漸大勢之下的媒介話語身份的重塑。 其中雖

然帶有強烈獵奇的市場導向,但卻無法抹殺它對城市生活的引領,以及以時尚生活為嚮往的媒介人

這一“消閒引領者”和那些或隱或潛的城市消費者的隱喻性呈現。
相較於報刊生活圖像對於視覺啟蒙者與被啟蒙者、消閒引領者與都市消費者這兩重話語身份

形態的隱喻化表達,以《晉察冀畫報》系列革命報刊為中心所形塑的革命者與革命受惠者的話語身

份隱喻似乎顯得更加淺白。 圖像報刊成為黨爭取群眾、宣傳革命、展示戰果的重要媒介,也是其構

建文化領導權的重要話語形式。 由於敵後根據地和解放區普遍存在的低識字率等落後狀況,不僅

圖像報刊成為中國共產黨媒介話語實踐的重要方式,而且貼近百姓日常的生活圖景亦成為構建黨

的“革命者”形象與昭示百姓作為“革命受惠者”身份的重要媒介。 革命的正當性和合法性與革命

成果享有的普遍性與全面性緊密相連的,“革命者”的身份也只有在與“革命受惠者”的緊密關聯中

才能得以建構。 而對於革命戰爭形勢嚴峻、政權建設任務重、生產生活遭受重創的敵後根據地來

說,對真切實感的百姓生活的圖像傳播,體現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寧和安穩的革命戰果普惠於廣大

的支持者與同盟者。 強烈的政治訴求與場景化的生活圖繪相結合,形成了政治性畫報淺顯直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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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特徵,但這種話語實踐之中的媒介圖像,卻因而具有視覺象徵性。 因而,那些精心挑選的、為了

革命動員的生活化的報刊圖像,就成為構建“革命者”與“革命受惠者”的隱喻化符號,產生積極的

視覺動員效果。
2.

 

身份的互文修辭

互文( Intertextuality)原指“任何文本都是在已有話語基礎之上建構的,任何文本的構成都是對

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Fairclough 特別重視話語實踐中互文性對於話語意義的重要性並提出

“互為話語性”( Interdiscursivity)這一新的術語來強調話語建構的互文性。 他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身

份的互文性在話語實踐中的意義,但卻將互文分析引入了話語身份研究中。
受此啟發,我們認為,話語身份的互文是指在特定語境下,話語主體身份的建構並非孤立地形

成,而是需要借助於對話語對象、話語內容所形塑的其他身份,以及話語主體以往身份、自我預設身

份和身份想象的參考、吸收、轉化、熔煉,是一種具有互文性特徵的話語修辭。 我們使用語言構建身

份的一種方法是以某種方式描寫他人及其身份,與我們想要接受或構建的身份形成比較或對比。
在許多情況下,如果沒有其他人接受相關身份或被描述為具有相關身份,某一特定身份就不存

在。話語身份的互文修辭改變了本質主義從性別、年齡、種族等社會特定“固化”身份的基本取向,
而將身份視為話語實踐中身份之間相互作用的結果。 它指向話語的“生產”能力,指向話語如何通

過改變、調適已有的現實身份,創造和重建新的話語身份,進而拓展話語實踐行為的傳播效果。 在

圖像領域,互動參與者( Interactive
 

Participants)和表徵參與者(Represented
 

Participants)是圖像意義

活動的兩類參與者。 前者指話語行為的實際參與者,如圖像的製作者或觀看者;後者指圖像觀看者

所閱讀和討論的對象,兩者之間相互參照和建構,從而型構圖像意義的生產場域並推動意義的生

產與傳播。
在報刊圖像意義生產和話語實踐的博弈場中,不僅僅是話語主體與對象之間的彼此映照和彼

此生產,其間還有攝像者與被攝像者、繪畫者與被繪者、看報人與非看報人、闡釋者與淺讀者等話語

身份的存在。 在生活化的視覺圖景中,他們的存在,不同程度地體現着“啟蒙者”與“被啟蒙者”、
“引領者”與“被引領者”、“革命者”與“受惠者”的話語身份。 攝影者、繪畫者、記者、通訊員、評論

員、編輯等是具體從事報刊圖像(以及圖像名稱和說明文字)生產的人。 攝影者和繪畫者作為報刊

圖像的最初供稿人,不僅會依據報刊媒介的社會角色定位而選擇性地進行圖像獲取和投遞,更會因

為不同刊物擬定的話語訴求而進行自我調整,以最終服務於刊物的話語生產和實踐。 而作為報刊

圖像的直接生產者,刊物經營者、記者、編輯等出版人在攝影者和繪畫者所能提供的圖像中進行選

擇、編排、加工時,既有以欄目需求和刊物宗旨為限制下的一定的自由度,又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受到

攝影者和繪畫者的視野範圍、技術條件、藝術鑒賞力和藝術追求等的影響。 尤其是,在近代中國國

勢頽危、各方市場既缺乏穩定的發展環境又因此而得以在夾縫中相對自由生長的環境下,視覺圖像

的現代性追求、報刊及圖像的生產傳播技術水平發展等等裹挾中,報刊出版者、圖像提供者、讀者和

觀者其實都在相互借取經驗,從而設定和建構起新的話語身份。
此外,我們會發現,“啟蒙者”與“被啟蒙者”、“引領者”與“被引領者”、“革命者”與“受惠者”

儘管是我們隔岸觀火式地回望歷史而提出的近代報刊圖像視覺話語的三種基本話語身份,但三者

之間卻並不決然分開或完全獨立。 譬如,具有典型的“視覺啟蒙者”與“視覺被啟蒙者”的話語身份

特徵的《東方雜誌》所刊載的生活圖像,其中也不乏以引導城市消費為訴求的娛樂消遣、中西合璧

的城市建築等圖像刊載;而以《良友》畫報為代表的以塑造“消閒引領者”和“城市消費者”為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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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為追求的刊物,也刊發了一些體現女性解放意識覺醒、關注身體的現代性、提倡和睦平等的婚

姻關係的家庭日常生活照片,以營造現代家庭所構成的“啟蒙的價值體系”。
 

可以說,近代報刊圖

像話語實踐所建構的話語身份,不僅具有內部的相互參照性,而且相互之間也產生了一定的借鑒和

比照。 即便是作為“革命者”與“革命受惠者”話語身份建構代表的《晉察冀畫報》,也不免刊載過

啟迪百姓思想、反映“資本主義生活方式”的圖片,如無私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的裸泳照片。 不

過這些都不足以影響不同報刊圖像話語身份的主流,而應該被視為不同視覺話語身份得以建構的

一種互文修辭方式。
因此,我們認為,“啟蒙者”與“被啟蒙者”、“引領者”與“被引領者”、“革命者”與“受惠者”這

三種近代報刊生活圖像話語身份的建構,不僅是在報刊內部話語運作之中不同身份的人之間相互

合作與競爭、吸收和借鑒而逐漸演化出來的,也是在三者之間聯繫和差異、相似和相異之中得以呈

現的,是話語身份之間“對話”的產物,是內外部多個不同話語身份相互作用的結果。
3.

 

身份的範疇化策略

身份範疇是與話語中出現的人們的身份相等價的常識性類別。 身份範疇化策略(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Device,MCD)就是把身份範疇聚合在一起的話語策略。 如“家庭”這一身份範疇化

策略就聚合了“兄弟”、“母親”、“小孩”等身份範疇。 身份範疇化策略是一種積極的話語建構策

略,它遵循“一致性”原則,即“如果使用了源自某一身份範疇化策略的一個範疇,則使用來自該身

份範疇化策略的另一範疇,也會是合適的”。 身份範疇化策略,可以讓人們做出推斷,或者建立與

行動者的範疇身份的關聯。身份的範疇化策略不同於身份隱喻修辭和身份互文修辭之處在於,身
份的視覺隱喻修辭強調以對視覺圖像符號所代表的再現意義和象徵意義為隱喻而實現話語身份的

塑造,身份的互文修辭突出不同話語身份內部及身份話語之間相互影響並凸顯佔據主流和主導的

話語身份,而身份的範疇化策略是某一主導性話語身份聚合“部分”、“某一些”話語身份,從而使個

別的、具體的話語身份映射、提示整體性的話語身份,進而使得這一整體性話語身份得以建構。
在近代報刊圖像中,以啟導國民為宗旨的《東方雜誌》,往往被視為“視覺啟蒙者”與“被啟蒙

者”話語身份建構的代表,而這一整體性話語身份聚合了教育啟蒙者、生活啟蒙者、醫學啟蒙者、性
別啟蒙者等不同的“身份範疇”,從而使自身得以被建構。 它是將通過展現西方現代高校及其日常

教育活動、近代化管理的育兒院日常活動等教育啟蒙者,上海公園、香港公園、吉林公園、大連電氣

公園、維也納建築等具有現代氣息的日常場景所體現出的生活啟蒙者,西方現代化醫院及其平民看

病等醫學啟蒙者,女運動員、女社會活動者、新母親、女詩人、女飛行員等現代女性思想啟蒙者等不

同的話語身份聚合在一起,從而產生整體效應。 創辦於 1926 年的《良友》畫報立足於上海及其城

市消費文化環境,以突出媒介的消閒引領功能,在其 20 年的刊物生命周期中形塑其近代報刊圖像

“消閒引領者”與“城市消費者”的話語身份。 這一話語身份以一種範疇化的方式集結了社會名人

生活圖示者、名媛明星生活方式視覺示範者,以及以上海建築及街道、街頭市民、街頭表演、市民集

體慶賀等為內容的城市生活展示者等多重話語身份。 這些多樣化的話語身份既聚集於消閒式媒介

話語之中,又成為建構《良友》畫報“消閒引領者”與“城市消費者”話語身份的不同面相,其中無論

是哪一層話語身份在借由上海城市生活的視覺書寫中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存在的意義,但同

時又共同服務於刊物的主流話語身份建構。 而以《晉察冀畫報》為代表的革命性報刊,在表現其為

革命戰爭服務的媒介話語身份時,也聚合了邊區婦女兒童生活展示者、百姓日常勞作呈現者、邊區

生活讚頌者等多重話語身份,因而也體現出明顯的話語身份範疇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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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無論是隱喻、互文還是範疇化,話語身份修辭不同程度地存在於近代報刊圖像視覺話語

身份塑造的全過程。 身份的視覺隱喻、互文修辭與範疇化策略,與近代報刊視覺啟蒙者與被啟蒙

者、消閒引領者與都市消費者、革命者與革命受惠者三種不同的視覺話語身份建構之間並無一一對

應關係。

四、結語與展望

出版生活史的研究,誠如范軍等人所言,是要“用濃墨重彩深描出版人的日常生活,尤其注重

對生活歷程、心靈體驗等的挖掘與鋪敘,以呈現出版人乃至出版史血肉豐滿的立體化圖景”。 在晚

清民初的複雜語境中,出版人群體在“邊緣”和“中心”之間不斷游離,“迫切需要重新想像和建構自

己在社會中的身份定位”,因而“從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入手,考察知識分子如何在社會變局中重建

身份……梳理他們與出版的多重聯繫,亦是值得嘗試的方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能夠成為以知

識分子群體為主創者的近代報刊尤其是近代畫報的重要內容,與晚清帝國國門迫開、經濟貿易迅速

發展以及城市化興起、市民階層形成、報刊媒介自身演化密不可分。 也正是因為這樣的話語環境,
使得報刊圖像不僅僅是信息傳播、新聞報道、生活描繪、知識更新的手段,還成為以對近代中國社會

視覺敘事而建構其生產者與觀者之間話語身份的載體。 我們從話語分析的視角切入對近代報刊生

活圖像視覺話語身份進行研究,提出視覺啟蒙者與被啟蒙者、消閒引領者與都市消費者、革命者與

革命受惠者三種不同的話語身份,並進而發現這些話語身份建構過程中所使用的隱喻、互文和範疇

化的修辭策略。 這樣的探討,是承接范軍等人提倡的觀照於出版人群體的生活面相及其媒介實踐

這一出版生活史研究的基本走向,並在此基礎上嘗試從媒介話語與身份建構之中對近代出版人群

體進行“合理想象”,可以被視為近代報刊圖像生活史研究與視覺話語研究融合、互涉的粗淺嘗試。
不過,我們更應該看到,身份建構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身份認同中的“具體身份”只是這個過程

中的某個“瞬像”(a
 

Snap
 

Shot)。因而,話語身份的建構本身不僅是目的性的、動態的,也是高度語

境化的。 近代中國的圖像報刊媒介作為一種新的信息生產和傳播方式,更新乃至顛覆了人們對日

常社會生活的認知,周遭的日常生活以一種近在眼前的真實感迫近,新的媒介語境逐漸形成。 但這

一媒介語境自身也是變化的,它與身份之間的互構始終處於動態之中。 因此,我們在研究近代中國

報刊圖像的視覺話語身份時,應該高度重視話語語境自身的更迭與轉變,才能夠看到其中所呈現的

話語身份的更多“瞬像”,從而窺視生活圖景中話語身份的多面性與歷史演進之間的相關性。
從更大的視野中切入我們會發現,近代報刊圖像視覺話語身份與其報刊話語實踐之間,是一種

互生互構的關係。 身份是話語建構的產物,話語也是特定身份下的文化實踐。 近代報刊視覺話語

不僅凸顯出這種理解和想象背後的媒介身份與媒介關係,而且框定和描繪出時人對於近代中國社

會的認知、理解和想象。 這也許是近代報刊圖像視覺話語研究日後可以不斷嘗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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